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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含山凌家滩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第一批

复杂社会中目前能够确认的最大规模聚落

[1]

。

这个聚落有内、外两重环壕，外环壕围合面积

140 万平方米，持续使用 600 年以上

[2]

。 规划和

组织营建这种大体量的建设工程， 显然需要

有成熟的景观设计知识和高度组织起来的社

会群体作为支撑。 本文将在发掘凌家滩聚落

规划布局，推测工程组织者、营建者的基础上，

讨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类聚落的景观特点、设

计思路，并借以窥探最早出现的复杂社会分化

情况。

一 凌家滩聚落的规划

凌家滩遗址地处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别

山余脉与长江之间的山前冲积平原。 遗址东距

长江、西距巢湖均为 25 公里。 这一区域在马家

浜文化晚期就有零星聚落出现，至崧泽文化早

期聚落数量急剧增加，在崧泽文化晚期达到高

峰，凌家滩就是这个高峰时期的聚落

[3]

。 凌家滩

遗址背靠的太湖山，是一系列并行的大别山余

脉最靠外（东南）的一座。 太湖山西侧和山前的

裕溪河则是巢湖通向长江的唯一河道。 太湖山

向东南延伸出一片扇状岗地，凌家滩遗址就坐

落在其中的一条岗地———长岗的尽头，下邻后

河（裕溪河支流）。

凌家滩聚落由内、外两重环壕（壕沟）围绕，

但所谓环壕，实际上都只有北半圈，南端与后

河相接。 环壕平面大致呈梯形，方向为正北略

偏东， 围合范围东西长约 1500、 南北宽约 900

米，面积约 140 万平方米。解剖式发掘表明，内、

外环壕壕沟一般宽约 20 米， 最窄处宽 8 米，最

宽处宽 30 米；内、外壕沟在岗头两边较浅，在岗

头上较深，最深超过 6 米，平地上残留深度 2~3

米。 内、外环壕北段偏西的位置上各有一个对

应的缺口，可知环壕并不贯通，也不存水

[4]

，只

有防御的作用。 两个缺口相对，都正好在长岗的

顶部，是聚落往北的出口，也就是北门，由此出

去是通向太湖山的一条道路。 内环壕年代较

*

65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25.04.004



2025 年·第 4 期

早，外环壕稍晚且只发现了西北部拐弯的一段，

发掘者认为外环壕是在聚落不断扩大之后才有

的，并没有最终完成。 因此，凌家滩聚落最初的

设计，应当只考虑了内环壕这一部分（图一）

[5]

。

内环壕围合范围东西长 1160~1230、 南北

宽约 400 米，占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 内环壕

外东北角还有一个三角形小围壕，与内环壕相

接，但沟口稍窄，只有 6~12 米宽，如果是最初

内环壕设计的一部分，则内环壕就不是梯形而

是方形了，考虑到这段围壕比较窄，更倾向于

是后来增建的。 此外，遗址勘探还在内环壕东

段和西段之外以及出北门长岗的东西两侧平

地上发现有居址类堆积，应当也是在内环壕聚

落建成并使用之后由于人口增加而形成的，再

往后才会有外环壕的兴建。

内环壕中间被南北贯穿的大港河分为东

西对称的两部分，长岗的岗头在西半部，东半

部是岗下地势较平的区域。 西半部东侧靠中间

大港河位置发掘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南北长

88、东西宽 40 米，面积约 3400 平方米，整体为

长方形，方向几乎为正南北。 这个基址由红烧

土堆砌而成，边缘笔直，中部厚 1.5 米，虽然上

面已经破坏无存，但无疑是建筑的基础。 红烧

土建筑以西也有一片建筑基址，由方形青灰土

和黄土相间铺垫而成，南北起止点与红烧土基

址相当，东西宽 23 米，高出红烧土顶面 1.6 米，

其上残留有柱洞、基槽和红烧土坑，应当是与

红烧土建筑同时的大型建筑物基础部分。 红烧

土建筑基址大部分被保留未做清理，只在其西

北部清理出其下更早的一座房屋， 南北长 11、

东西宽 5.5 米， 保留了墙基槽及类似柱洞的小

坑。 该房址以东还有烧结面，其上发现有数件

倒扣的大口缸

[6]

。 这些迹象表明，红烧土建筑所

在的位置， 虽然先后修建有不同的建筑物，但

这里一直都是大型建筑或特殊建筑区，而非普

通的居住生活区。

内环壕内大港河以东的部分称为石头圩，

这里地势平坦，中间部位分布有大片与建筑相

关的红烧土堆积， 估算面积有 10 万平方米，东

西长达 800 多米。 建筑排列方向与后河平行，

建筑主体面向西南。 98F1 就是其中一座房址，

残长近 10 米，进深 4 米以上，发现有隔墙，应当

图一 凌家滩遗址地形及聚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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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木骨泥墙式排房。 这片建筑区以南至后河之

间的“文化堆积”越来越厚，还有密集的沟状和

坑状堆积，堆积物中富含陶片和碎骨，发掘者

推测是倾倒垃圾的场所

[7]

。

出内环壕北门， 路东侧为一处 “祭坛”墓

地，这里海拔 20 米以上，而岗头两侧平地海拔

只有 6.7米。 所谓“祭坛”，是一种土石结构的方

形台体，发掘者将其复原为 3 层堆积：最下面第

3 层是厚 10~35 厘米的纯净黄斑土， 堆筑为边

长约 14 米的正方形； 其上第 2 层为厚约 25 厘

米的白黏土夹杂小石子，堆筑于第 1 层的中部

偏北，为长方形；最上面的第 1 层为大小不一的

卵石和黏土，约 30 米见方，覆盖在第 3 层北部

及其以外的位置。 “祭坛”上有 3 个“祭祀坑”和

4 个“积石圈”

[8]

。 “祭坛”之上发掘清理了打破

“祭坛”的墓葬 59 座，其中有不少墓葬分布到了

图二 凌家滩“祭坛”墓地北墓区和南墓区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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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范围以外。 “祭坛”和墓葬都是正南北方

向。 出北门的西边，新近也发现有类似“祭坛”

第 1 层的卵石堆积物。另外，发掘方形“祭祀坑”

1 座，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 4.1、东西宽 3.5 米，

坑内经高温烧烤，出土石器 140 件、玉器 70 件、

陶器 40 余件。 石器多已残碎，但拼合出大型石

钺 60 件，最大的一件长达 38 厘米。玉器多为残

碎的玦，另有少量钺、管、珠、璜、镯和佩饰。 陶

器有鼎、豆、壶、杯、鬶、罐和大口缸，其中不少

是小型明器。 这些器物很多与墓葬所见者不

同，可知北门外路西也应当是祭祀场所，但仪

式内容可能与东侧不同。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凌家滩内环壕聚落

最初的规划有里外两条中轴线，里面一条是大

港河，外面一条是长岗的岗脊。 内环壕里面显

然以大港河为中轴分为东西两半。 西半部目前

发掘到了可能属于公共性质或特定经济类型

的大型建筑基址， 建筑朝向正南略偏西一点；

东半部有大片的普通居址，发现了木骨泥墙排

房，建筑朝向西南，面对南边的后河。 东西两边

建筑朝向不同，可知分别参照了大港河和后河

的走向，西半部或许还考虑了岗头的地貌。 内

环壕外北面建筑物的中轴线则是长岗的岗脊。

沿岗脊开内、外环壕的北门，出内环壕北门道

路的东西两侧分别有“祭坛”墓地和“祭祀”遗

迹，方向均为正南北

[9]

，虽然与长岗走向不完全

一致，但较接近。

内环壕外长岗这条轴线无疑是利用了自

然地貌， 但环壕内的大港河则未必出于自然。

凌家滩背靠的太湖山是东北—西南走向，而太

湖山伸向长江的岗地则是东南—西北走向，凌

家滩所在的长岗及其以东的岗地也是如此。 因

此，长岗以东岗地间的小溪河流应当都是流向

东南， 但大港河却在内环壕以北约 400 米处有

一个生硬的折弯，折弯以上的河道笔直，大致

呈正南北略偏西，自折弯始河道转向西南流入

后河，将环壕分为东西对称的两半。 因此推测，

大港河应当是一项人工开挖的引水工程。 这项

工程开挖的年代目前还没有确认，但从其作为

内环壕的轴线来看，应当就是出于凌家滩聚落

设计的需要。

另外，凌家滩聚落除了北门以外再没有其

他的出口，这是十分不合理的。 内、外环壕的北

门显然是通向太湖山的通道，以便进山获取所

需资源。 内环壕北门外还是祭祀和葬仪活动的

场所， 这个位置显然是内环壕聚落的背后，说

明这条道路不经常被利用。 凌家滩聚落日常活

动的地方应当是长岗两边的平地，这里应有稻

作水田。 如果每天出内环壕都要绕道北门的话

当然是不便利的，因此内环壕东西两侧应当另

有寨门或桥梁一类的设施。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

可能，地质调查资料认为，巢湖东部与长江之

间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处于下沉的过程，凌

家滩文化时期聚落所在的位置要比现在高约 6

米

[10]

，由于地壳下沉，使得该聚落南边岗头以下

部分被古长江或现今的裕溪河冲毁的可能性

非常大。 也就是说，现在所见的凌家滩半圈环

壕在当时有可能是完整的，被冲毁的环壕还有

其他的出口。 如果当时后河就在现在这个位

置，凌家滩聚落濒临河道，如何应对春夏河流

涨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图三 凌家滩 98M29 ∶ 16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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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祭坛”墓地的分区与墓主群体

依照吴卫红的分期，凌家滩遗址及其东北

2.7 公里之外的韦岗遗址

[11]

早在凌家滩文化早

期已经有人居住，但内环壕和“祭坛”墓地的兴

建和使用却是在凌家滩文化最为兴盛的中晚

期

[12]

。从凌家滩环壕聚落的规划上看，内环壕及

其北门外祭祀区的兴建具有结构上的同时性。

祭祀区和墓地布置在了内环壕的背后最高处，

除了北去太湖山会路过外，很少被人打扰。 这

片墓地又葬在了特意修建的“祭坛”之上，应当

是整个聚落最为重要的丧葬地点，墓地所属社

群也应当是整个聚落中最为核心的群体，因此

推测规划和组织营建凌家滩聚落的人应葬在

此处。

（一）“祭坛”墓地分区

1. 西北墓区

“祭坛”墓地所在的位置，前后发掘过 5 次，

揭露面积 2600 多平方米， 清理墓葬 70 座。 其

中，有 11 座分布在发掘区西北部，距“祭坛”及

其附近的墓葬至少 20 米远，明显属于另一片葬

区，可以称为“西北墓区”。 这片墓区除东面被

现代坟所占压外， 其他三面发掘到了空地，应

当再没有其他墓葬。

2. 南墓区

祭坛周边以及打破“祭坛”的墓葬为 59 座

（图二）

[13]

。 这片地方东、南、西三面都发掘到了

空地，没有其他墓葬，北面墓葬比较稀疏，似乎

也已到边。 这里发掘的第②~⑤层都出土了完

整玉器，是墓葬早期被破坏的证据，还有不少

地方被现代坟打破或占压未发掘， 因此这片

葬区的墓葬总数难以确知， 不过大部分墓葬

应当已经发掘出来。 这片葬区墓葬的方向绝大

多数为南北向， 发掘者判定的东西向墓葬有

87M7、98M26、98M8 和 00M9。 其中，87M7 很可

能与 87M8 是同一座墓葬

[14]

，是南北向的，其他

3 座墓葬的墓坑都不是很清晰， 很可能也都不

是东西向的。 整个葬区的南部墓葬东西向排列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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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北部稍显散乱。

吴卫红依据“祭坛”墓地墓葬之间的排布、

空间位置以及随葬器物的特点， 将这 59 座墓

葬进一步划分为 6 区，最南边排列最整齐的两

排墓葬为南区，往北的两三排分为中区、中南

区和西区，再往北则是北区和西北区，但未明

确认定这 6 区是同时性的结构，不排除有时间

早晚关系

[15]

。 本文认为吴卫红划分的南区、中

区、中南区和西区应当属于同一个葬区，其中

南区的两排墓葬年代较早，往北的其他 3 区年

代较晚，本文将这片葬区统称为南墓区，理由

如下。

“祭坛” 墓地前 3 次发掘的 44 座墓葬被发

掘报告依据探方层位关系分为三期

[16]

，但由于

各探方的层位相互关系不明而难以成立。 吴卫

红认为多位研究者对这片墓葬的分期也没有

令人信服的结果。 其实，这些墓区墓葬随葬器

物的不同，特别是同类器物样式的不同正是年

代早晚造成的。 本文以见于多数墓葬随葬器物

中的玉璜和石钺为例稍加分析。 学界对玉璜的

演变有共同的认识，依吴卫红的总结，马家浜文

化时期的玉璜样式单一，都是条形璜；至马家浜

到崧泽文化过渡期开始有两端稍宽的条形璜和

折角（桥形）璜；之后出现宽体璜，宽体璜有不少

边缘有齿牙， 也称齿纹璜； 崧泽晚期出现半璧

璜，并一直沿用至良渚文化时期

[17]

。石钺在马家

浜文化至凌家滩—崧泽文化早期为舌形，崧泽

晚期之后为“风”字形。 抛开文化分期的概念不

谈，单以这两种器物演变的线索来看，“祭坛”墓

地墓葬出土条形璜、 折角璜和舌形石钺的墓

葬有 87M1~87M4、87M6、87M13~87M15、07M22、

07M23、98M7、98M16、98M29、98M31共 14 座，

都在最南边两排墓葬中；出土有齿宽体璜的有

87M8、87M10~87M12、98M15、98M19、98M20、98

M28、98M30 共 9 座 ， 出土无齿宽体璜的有

87M9、98M9、98M24 等， 都在往北的两三排墓

葬中（吴卫红所分中区、中南区和西区），其中

不少墓葬还出土了“风”字形玉、石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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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城河遗址中部院落 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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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墓区

再往北就是吴卫红所分北区和

西北区， 前者有 98M3~98M6、98M8、

98M11~98M13共 8座，后者有 98M17、

00M2~00M10、00M12、00M13、00M18、

00M20 共 14 座。 这里的墓葬大多在

“祭坛”之外，随葬器物很少。 有一些

墓葬出土条形璜（00M8 ∶ 1）和舌形钺

（00M20 ∶ 3），与南墓区最南边两排墓

葬同时，但也有不少墓葬偏晚。 因此

这片区域很可能是另一个葬区，本文

称为北墓区。

（二）“祭坛”墓地墓主群体

1. 西北墓区墓主群体

以上分辨出来的 3 片葬区中，西

北墓区与其他墓区距离较远， 墓葬

数量最少， 但随葬器物的数量并不

算很少， 特别是南北向并排的 00M21~00M24

这 4 座，分别出土 34、8、26、10 件随葬器物。 随

葬器物多见玉钺、璜、环、镯、璧和石钺、锛。 璜

和钺的样式多为宽体和“风”字形，可见年代偏

晚。 07M19 和 07M20 还随葬了很多的玉器边角

料和玉石钻芯。 目前西北墓区墓主无法明确推

定身份。

2. 北墓区墓主群体

北墓区与南墓区由于埋入墓葬数量比较

多，之间的区隔后来已经不太明显。 北墓区的

墓葬数量在 22 座以上，但随葬器物数量很少，

各墓的玉器少于 3 件， 石器少于 5 件。 可见北

墓区是当时聚落中最为普通的族群墓区。

3. 南墓区墓主群体

南墓区的墓葬数量最多，人丁兴旺。 墓穴规

模最大、 随葬器物数量最多的墓葬都分布在这

里。 其中 87M4、87M15 和 07M23 分别有 145、

128、340件（组）随葬器物，复原的 87M8和被现代

墓严重破坏的 07M22、98M16 也都有超过百件

随葬器物，还有 8 座的随葬器物在 40~90 件之

间。98M9、98M15、98M18、98M20、87M4和 87M14

等多座墓葬随葬了玉料，包括有加工痕迹的边

角料和钻芯，如 98M20 出土钻芯 111 件，98M23

出土了制作玉石器的钻头和砺石。 不少墓葬棺

外随葬大量石钺和石锛， 尤以石钺的数量为

最，都是三五件一组或成摞放置。 可见这里有

玉石器手工业者，且聚落中可能存在专门制作

某一种类玉器的作坊

[18]

。

南墓区最南边年代最早的两排墓葬东西排

列最为整齐，墓葬间距在 3~5 米之间，可知墓地

形成的初期规划是十分严谨的。 整个墓地随葬

器物最多的 4 座墓葬 87M4、87M15、07M22 和

07M23 就位于这两排墓葬的正中。 这两排墓葬

的下葬顺序如果从东西两头开始的话，是很难

出现这样的巧合的，只有从中间开始，以这 4 座

规模最大的墓葬为中心向两边下葬，才是最合

理的。这 4 座墓葬中，西边的 87M4 和 87M15 墓

主戴耳珰，旁边的 07M22 和 07M23 墓主则很可

能佩耳玦。 87M4 和 07M22 墓主的穿戴很难复

原。 87M15 墓穴中部南端有 2 件玉梳背 （玉冠

饰），其一（M15 ∶ 38）应为墓主发饰，往下有耳

珰 1对（M15 ∶ 103-1、M15 ∶ 104），再往下有 1 挂

顺序排列的玉璜 14 件，挂饰两边各有对称的 1

串管珠串（M15 ∶ 64~75、84~89），应是墓主臂或

腕饰。 墓主颈间和上身还有珠串至少 3 串，不

确定原本放在棺上方还是棺内。 07M23 墓主也

图六 屈家岭地貌、环壕及发掘位置示意图

图例

1955年发掘区

1956~1957年发掘区

1989年发掘区

2015年发掘区

2016年发掘区

2017年发掘区

探沟解剖位置

环壕走向

推测环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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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屈家岭 F38、F15、F18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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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头南脚北，躺在平铺石锛上，头部似乎有一

对玉玦，头上方有玉璜，可能为额饰，手臂部位

左右对称各有一组 10 件玉镯，大约套于上臂，

左、右腕部各有玉镯 1 件，胸部纵向排列一组

10 件玉璜

[19]

，下腹上放置了一组 3 件玉龟形器

（内有玉签）。 这两位墓主配饰的不同或许是出

于性别。 或可推测， 这 4 座墓葬很可能属男女

两对墓主。

最南边这两排墓葬还出土了绝大多数的

肖形玉器，87M8、87M15和 07M22各出 1件虎首

璜，98M16 出 1 件玉龙，87M1、98M29 和 07M22

各出 2 或 3 件玉人 （共出 8 件），98M29 出 1 件

玉鹰，87M4 出 1 件玉龟，07M23 填土有 1 件石

雕野猪。 其中虎、鹰、野猪的形象形神兼备，鹰

的两边还雕琢出类似猪头的形象，龙的形象也

类虎， 这些都是护佑神一类的挂件。 87M1 和

98M29 的玉人都头戴“介”字形冠，有耳洞，小

臂举起并拢于胸前，小臂以 5~7 道横线刻出串

镯，有腰带，正是 07M23 墓主的形

象。 但 87M1 玉人为立姿，98M29

玉人为屈膝下蹲状（图三）

[20]

，也许

因为雕琢不易， 原来想表现的是

盘坐或跽坐， 正如原在 07M22 中

的万氏坟 ∶ 2 玉人残件。 87M1 和

98M29 各 3 件以及 07M22 的 1 件

玉人背后都有隧孔，是穿缀件，用

来佩戴当作护佑符， 已经被神性

化。 由此可见，这个墓区集中埋葬

了凌家滩聚落信仰、 仪式和知识

的掌握者。

综上，“祭坛” 墓地至少可以

区分出葬在“祭坛”之上及其西北

的 3 片墓葬区， 不同墓葬区墓葬

的规模和随葬器物相差悬殊，充

分显示了不同族群之间社会分化

相当严重。 位于“祭坛”南部的南

墓区是凌家滩最高层级社群的葬

区， 这群人掌控玉石器手工业的

命脉和社会财富， 同时也掌握着

社会信仰、仪式和知识。 南墓区最

南边两排墓葬年代最早，以中间最大的 87M4、

87M15、07M22 和 07M23 为中心向两翼依次下

葬， 因此这 4 座墓葬在最南边的两排墓葬中又

是最早的，年代最接近“祭坛”的修建时间 ，也

最接近凌家滩聚落最初营建的时间，墓主就

应当是凌家滩聚落的规划者和组织营建者。

三 凌家滩聚落的规划并非孤例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凌家滩聚落这种规划

并非孤例，还普遍见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

石家河文化的一些大型城址。 其中与凌家滩景

观规划完全一样的就有沙洋城河、 天门石家

河、应城陶家湖和京山屈家岭 4 处遗址

[21]

，都是

以环壕（土城）围合了一段岗头作为居址，并自

东北方向的上游引水入城或城壕。 稍有区别的

是荆门马家垸城址， 它是从城址西北引水，穿

城从东南流出

[22]

，但规划理念是一样的。还有其

他很多城址如澧县城头山和鸡叫城等都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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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迹象。 只是这些线索大多未完全证实，只

有城河遗址经过勘探和发掘有确定的结论。

1. 城河遗址

城河遗址占地面积 70 万平方米，城内面积

50 万平方米

[23]

，比凌家滩内环壕聚落的规模稍

大。 城址所在位置夹在城河及其支流之间，城

垣围合了两河间分水岭的岗头西侧，更加靠近

西边的城河，与东边城河支流隔着高岗。 城垣

大致为椭圆形，利用东面岗地作为东墙，其他

三面修建有人工土筑城垣。 城垣外四周有外

壕，现存宽 19~61、深 2.3~6 米。 城垣内还有东、

西两条内河，通过北城垣的两个水门分别连接

外壕，对应两个水门向东北分别开挖了两条人

工渠道通向东面的城河支流，引水入外壕和城

内。 在引水渠以东的城河支流上发现有拦水坝

遗迹，很可能用于抬高城河支流水位，以便引

水入城

[24]

。 内河向南在东南城垣处汇为一条出

水口，通过南城垣水门连接外壕，并在此开挖

分水渠接通城垣西南侧城河，排水出城，从而

形成了完整的引水和出水系统。 城北环壕外的

王家塝高地是遗址所在位置的最高处，这里发

现了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一片墓地，以东

引水渠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图四）

[25]

。 城河引

水工程的思路乃至墓地的位置均与凌家滩十

分相像。

城内中部经过发掘，清理了 9 座房址，其中

F9 是一处院落的西翼，为长方形排房，面阔 5

间； 南边的 F1~F5 有东西和南北两个走向，应

当组成另一座院落。 F9 排房排列的方向为西

北—东南（图五）

[26]

，与两条内河的走向一致，可

见内河是城内布局的参照线。 城河遗址比凌家

滩还要极致，一个陆门也没有发现，城壕常年

有水，出城仅依靠船只是不方便的，日后应会

找到跨城壕的桥梁。

城北王家塝墓地经过平整，勘探确认至少

有墓葬 235 座， 南部空白地带发现有祭祀坑。

发掘清理了墓葬 112座、陶器坑 3 座。该墓地使

用时间较长，墓葬方向多样，规划不够严谨，但

多数为正南北或北略偏东方向，应当是参照了

东引水渠的方向。 发掘所见规模最大的墓葬有

6 座，分布在墓地各处，墓葬面积可达十几平方

米，但都是双人或三人合葬墓，有的棺内随葬

玉石钺、象牙器和漆器，棺外则有漆盘、竹编器

和数十件陶器。 中小型墓葬往往也有独木棺，

有的也随葬数十件陶器。 这个墓地看不出社群

葬区的分隔和社群间的社会分化，或许与没有

完全揭露有关。

2. 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也有类似的线索，在屈家岭、钟家岭

和冢子坝三个几乎相连的台地周围发现了宽

25~30、深约 3 米的近方形环壕，壕内堆积有青

灰色淤泥，是长期存水的证据。 环壕围合面积

达 70万平方米，为东北—西南走向，中间有青木

垱河自东北向西南横穿，正好将环壕聚落分为

东、西两部分（图六）

[27]

。 西边的屈家岭台地上，

新近发掘了大型建筑 F38， 占地面积 500 多平

方米，以北还有附属排房 F15、F18 等，都是东

北—西南走向（图七）

[28]

，与青木垱河走向一致。

可知环壕以及环壕内的建筑方向都是参照青

木垱河营建的。 青木垱河是否为人工开挖尚不

清楚，但屈家岭环壕聚落引水和以穿过聚落正

中的水道作为轴线的规划是与凌家滩一致的。

四 结 语

在山前伸向平原的岗端部位营建聚落，以

环壕或环壕土城围合岗头作为聚落居住址，从

东北或西北方向修渠引水入城，并从城南疏通

水道导水入河———这种规划方案，是长江中下

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大型聚落的通例。

这种聚落环壕以内的建筑，以经过大面积发掘

的凌家滩、城河和屈家岭遗址来看，都要参照

横穿聚落的水道作为轴线来规划。 凌家滩和城

河遗址还都在聚落背后环壕外的高地上修筑

仪式场地，包括墓地和祭祀场所，且规划的轴

线与环壕内不同，分别参照了所在的岗脊和流

经的引水渠。 这类聚落规划目前主要见于长江

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城

址，凌家滩的年代则要早一个阶段，而且也是

证据最充分、线索最完整的一个案例。

凌家滩环壕北门外高地上规划的一片仪

■ 是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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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场所，以岗脊为轴线，东西两边的仪式内容

有所不同。 东边是大面积的墓地，研究发现有

社会分化程度十分高的不同葬区，而等级最高

的葬区位于墓地南端，里面多数墓葬都随葬了

大量的玉、石器，其中不乏与信仰和仪式相关

的玉器，表明墓主中不但有玉器和石器手工业

者，掌握着与此相关的社会财富，而且也是聚

落中的知识阶层。 这个墓区最南边的两排墓葬

年代最早，特别是居中的 4 座大型墓葬，随葬了

整个墓地中数量最多的器物，下葬年代最接近

“祭坛”墓地和内环壕聚落的兴建时间，墓主显

然拥有社群中最高的威望，应当就是凌家滩聚

落的规划和组织营建者。

没有证据表明年代比较晚的城河、 石家

河、陶家湖、屈家岭等长江中游地区城址一定

受到了凌家滩规划思路的影响。 石家河遗址谭

家岭地点下面就有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城址

[29]

，

屈家岭遗址新近发现的油子岭文化时期聚落

面积可达上百万平方米，聚落东侧修建有水坝

[30]

，

年代与凌家滩同时。 这两个聚落的规划都有可

能与凌家滩接近。 凌家滩聚落规划严谨、工程

浩大，需要有知识的人设计，还需要有一定规

模、高度组织化的社群才能完成。 本文推测凌

家滩 “祭坛” 墓地南区居中的 87M4、87M15、

07M22 和 07M23墓主就是聚落的规划和组织营

建者。 凌家滩聚落和“祭坛”墓地展示给我们的

正是这样一个最早的、具体的案例。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吴卫红教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

雷副研究员的帮助指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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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Planned and Constructed Lingjiatan?

Zhang Chi

Lingjiatan, located in Hanshan, Anhui Provinc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large-scale settlements of the

Neolithic Age. It is situated at the southeastern edge of a fan delta extending from Taihu Mountain into

the plains, bordered by a tributary of the Yuxi River in the south. The settlement was formed by

enclosing the hilltop with inner and outer moats. A canal was built to divert water into the city from the

northeast, and waterways were dredged to discharge water southward into the river, representing a

planned model typical of large settlement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fter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east of the hill outside the north gate of the inner moat of the Lingjiatan

settlement was the “altar” cemetery, and the west was the sacrificial area. The cemetery was divided into

the northwest, north, and south areas, the scale of tombs and buried grave goods vary greatly across the

three areas. The southernmost two rows of tombs in the south area are the earliest; occupants of the four

largest tombs at the center are speculated to be the planners and organizers of the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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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宁县石家墓地春秋墓发掘简报

石家及遇村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早胜镇，大致以遇村南沟为

界，以西属石家墓地，以东主要为遇村城址。2016 年，石家墓地开展首

次考古发掘，发现高等级贵族墓葬。石家墓地与遇村城址一起，构成两

周时期一处大型聚落。2018~2019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石

家墓地开展考古发掘，清理两周墓葬 27 座，车马坑 1 座。其中 M167、

M169 较有代表性，皆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随葬铜礼器组合较有特点，

M167 为 3 鼎、1 ，M169 为 1 鼎、1 簋、1 壶、1 盘、1 、1 ，同属

石家墓地中型墓。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测，M169 年代为春秋早期，

M167 年代为春秋中期，涵盖石家墓地春秋墓基本范畴。

四川泸州凤凰山宋代墓地发掘简报

凤凰山宋代墓地位于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南城街道中平远路，所在

地小地名为“凤凰山”。2020 年 7~8 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宋代石室墓 3

座。墓葬均为竖穴基岩石圹单室石室墓，设有壁龛，方向相同。墓室石

构件上有浅浮雕武士、侍女（男）倚门图、家居侍奉图、倚幔侍女图等，

并发现南宋淳熙八年（1181 年）纪年题刻及佛、道教题刻各 1 则。据墓

葬形制、装饰及纪年题刻推测，这三座墓葬的年代为南宋中晚期。本次

发掘对于川渝地区宋代墓葬考古学研究及宋人宗教信仰、丧葬习俗的探

讨均具有重要价值。

是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

安徽含山凌家滩是新石器时代第一批大规模聚落，坐落于太湖山向

东南平原延伸的扇状岗地之端，南界裕溪河支流，以内、外两重环壕围

合岗头形成聚落，从东北方向修渠引水入城，并从城南疏通水道导水入

河，代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大型聚落的规划模式。

凌家滩聚落内环壕北门外岗地上东为“祭坛”墓地，西为祭祀区。墓地

可分为西北、北、南三区，不同墓区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器物相差悬殊，

其中南墓区最南边的两排墓葬年代最早，中间最大的 4 座墓的墓主推测

是聚落的规划与组织营建者。


